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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文科研群体的再次崛起

谢悦波

(河海大学水资源水文系　南京　 210098)

　　在科学研究的形式上存在着两种观点。 传统的

观点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个人的活动所产生的 , 如把

万有引力定律看作是由于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观察到

苹果自然落地而发现的 , 而科学理论不过是单一的

纯粹知识积累 ,因为科学的发展改变了确认度。有些

科学理论 ,虽然曾被广泛承认 ,得到高度确认 ,但后

来由于技术上的革新提高了观察与测量的精确度 ,

使人们发现原科学理论所作的预见不合适 , 因此改

变了确认度。 如哥白尼太阳系学说中的行星圆形轨

道理论 , 被开普勒的行星椭圆轨道理论所代替 ; 之

后 ,牛顿发现行星轨道也不完全是椭圆的 ,作了进一

步修改。 这些都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

后自然而然的结果。

然而以美国科学院院士 ,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托

马斯· 库恩 ( Thomas Kuh n)为代表的观点则与此不

同。他们认为: 虽然科学研究离不开个人 ,但科学理

论本质上是集体研究的产物。 因此应采取科学共同

体的形式。科学理论也不是单纯的科学知识积累 ,而

是一种范式。 它不仅包含多元素多层次的内容和多

方面的作用 , 而且还具有相互联系的多种属性和特

征。如学科结构性和整体性 ,工具性和实践性 ,相对

稳定性和灵活性以及社会性和历史性。 因为随着科

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,人们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,

不仅要求研究者有广博的多学科知识 , 而且要求对

每一学科都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。而一个人的时间、

精力和能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, 仅靠个体研究是难

于解决重大课题的研究。这就需要有多学科的、每学

科有多名高水平的科学工作者投入到这些重大课题

的研究中去 ,分科分项研究 ,再通过组合 ,解决问题。

这在科学研究史上就有许多成功的先例 ,如 1622年

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就是一个典型的、 成功的科学

共同体 , 弹簧定律的发明者胡克曾是这个学会的第

二任会长 ,自称为 “科学巨人肩膀上的孩子”的牛顿

也曾任过这个学会的会长 ,直到今天 , 300多年过去

了 ,该学会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;还有著名的贝尔实

验室、 爱迪生实验室、 阿波罗登月计划 , 以及 1994

年 7月刚刚完成的全球性合作观测苏梅克 -列维 9

号慧星与木星相撞过程 , 都说明了科学共同体能够

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功。

美国纽克曼在他编著的《科学界的精英》一书中

对 286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作了统计 ,其结果显示:

有 2 /3是通过合作而获得的。再将每 25年作为一个

时段统计合作得奖占该时段总得奖数的百分比 (见

附表 )可见 ,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,研究的难度愈来愈

大 ,靠合作攻关所占的百分比也愈来愈大 ,这也证明

了一个事实: 组合就是创造!

附　表

时段 (年 ) 合作得奖百分比

1901～ 1925 41

1926～ 1950 65

1951～ 1972 70

具体到水文学科 , 更能说明科学研究共同体在

科学研究中的巨大作用。 水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来

自大气中的降雨 , 在流域面上的降雨区内经植物截

留、 蒸散发、 土壤中的初损、 下渗、 产流、 最终汇到

河网 ,经河道流至流域的出口处。因为流域内降水分

配的时空分布不均造成干旱或是涝灾。 如何对这个

研究对象进行精确的观测 ,掌握其规律 ,进行合理的

计算 ,从而使这部分水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,避免洪

涝、旱灾的损失 ,显然是很有意义的。然而其难度也

是很大的 ,主要是降水、 产流、 汇流的不确定性 ,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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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天气学、 气候学、 水汽输送、 地质学、 地貌学、 沉

积学、 年代学、 考古学、 数学、 物理学、 流体力学等

多门学科的知识 ,真正是要上知天文 ,下懂地理 ,还

得查古考今。要想在某一点上有所突破 ,不但要具备

广博渊深的知识基础 ,而且要结合实际 ,有精确观测

的数据 ,有模拟过程的实验 ,还少不了复杂的计算及

验证。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 ,仅靠个人的工作是很难

达到目的的 ,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。如研究所必须具

有的观测数据 , 要在一个流域面上同时观测到多处

的降雨、产汇流、 产沙资料 ,就得在面上合理布设测

站 ,进行观测 ,即使小到为一个码头的兴建所需观测

一次水沙关系的全潮测验 , 也需要多个人的合作才

能完成。如 1988年河海大学在长江吴淞口的全潮测

验 ,就是几十名教师 ,一百多名学生 ,还有近百名船

员、部队战士及民工的合作 ,奋战九天九夜才完成现

场观测的。 所以水文学科需要一个在研究方向上志

同道合的科学工作者群体 ,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 ,互

有特长 , 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, 且互相启发 , 在讨论、

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彼此受益 , 最终能取得较大的进

展。 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 “集团军”。

再从河海大学水资源水文系的发展过程来看 ,

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河海大学于 1952年院系调整时

成立了水文系 , 集中了一批来自其它院校的精英力

量 ,如刘光文、 赵人俊教授等 ,以及一批有希望的新

生力量。 仅在当时的一个水文计算教研室就聚集了

好几个年轻的学术骨干。他们个人都取得了成功 ,成

为知名的教授 ,有两位已是博士生导师。但用其中之

一的朱元生生老师自己总结的话来说: “当时年轻气

盛 ,各搞一摊 ,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攻关。等到发现

这个问题时 ,已徒然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。而同一时

期 ,赵人俊教授在水文预报方向上组织攻关 ,研究出

我国湿润地区洪水预报方法—— 新安江模型。 并且

课题组的同志不断深入实际 ,发现模型存在的问题 ,

并加以改进 ,不断完善 ,最终发展成为今天水资源水

文系对外科研中的一块特色名牌。 这既是理论联系

实际的成果 , 又是科学共同体合作的产品。” 所以朱

教授在后来谈到跨世纪人才培养问题时语重心长地

对全系职工说道: “学术带头人 , 其重要的一点是能

组织大家进行学科方向上的科研。”这句话表达了两

层意思: 一是学术带头人本身要具备广博的知识 ,能

掌握科学前沿的新动向 , 从而选择学术方向上的重

大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 ; 另一是要组织科学工

作者群体 , 共同开展科学研究。

朱教授的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。 水资源水文

学及水资源是国家重点学科点 , 多年来水资源水文

系为生产单位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 , 享有一定的

声誉。然而 ,由于对科学研究共同体重视不够 ,出现

了解决实际问题多 ,重大成果少 ;各种奖不断 ,大奖、

特奖得不到的局面。 1992年以前 , 科研经费连续几

年徘徊在 100万元左右。近两年来 ,通过有目的地加

强学科梯队建设 ,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人 ,以及理顺各

种关系 ,正逐步形成了诸如水规律模拟、地理信息系

统、城市水资源及水环境、水文数据采集自动化等数

个科研方向的 “集团军” , 遵循着实践—理论—再实

践的途径 , 全系上下一心 , 合力攻关。 1993年 , 科

研经费突破了前几年的徘徊局面 , 一跃成为全校之

首 , 达 264万元。 1994年 , 科研群体更显其威力 ,全

系科研经费在 1993年的基础上增长了 13. 5% , 近

300万元 , 在全校仍然名列前茅。

科研经费的大幅度增加 , 也给系里各项活动带

来了积极的影响。例如 ,为了解决本系学生作为非计

算机类学生上机机时少 ,操作动手能力不强的问题 ,

在学校提供计算机房的前提下 , 依靠本系科研收入

的支持 , 购置了 15台 386计算机 , 让学生们有了一

个 “练武” 之地。而教师们利用科研经费自己添购的

计算机近 20台 ,使全系的计算机拥有总数达 75台。

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科研、 教学的发展。

同时系里还十分重视对研究成果的整理、 归档

工作 , 并有计划地组织大项目、 大成果的报奖工作 ,

为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积极创造条件。

综上所述 ,河海大学水文科研群体的再次崛起 ,

充分说明了组建科研群体和交叉学科的相互合作 ,

是当今解决科学研究难题的一种有效方式。

(收稿日期: 1994- 09- 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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